
成名之路第十四章：舉步為艱轉帳手續辦妥後，就要變更馬匹擁有權，丈夫崔寶榮在法國賽馬會（法國賽馬的監管團體）註冊成為新的馬主。因我的名字是「黃紫靈」，所以馬匹的彩衣選用黃色及紫色，代表黃紫色的靈馬。

崔寶榮的絲質彩衣。黃和紫是中國皇族用色，帽上的黃星代表「福星高照」。我啟程去「視察」新購入的純種馬大家庭。在前往尚蒂伊的途中，司機皮埃爾說，我們要去的地方是全法國的賽馬訓練重鎮。

拉穆拉平地賽訓練跑道
 

拉穆拉訓練場皮埃爾談起尚蒂伊的口氣，就好像尚蒂伊之於法國，地位就如紐馬克特之於英國、卡拉之於愛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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蘭。但對我而言，這些都不過是毫無意義的地名而已。當然，那時是1991年，我剛剛在這個陌生的領域開始艱辛的學習過程，還不清楚尚蒂伊的意義。

崔黃紫靈在亞星一號衛星發射前兩小時留影到達馬房的入口，皮埃爾停下了車。這個馬房共有六十個馬槽，因為練馬師賓康的關係而聞名遐邇。當時賓康碰巧打算到香港繼續練馬事業，因此李思博才能租用他在拉穆拉查理斯普拉特（Charles Pratt）街的馬房，與其他著名練馬師Francois Boutin、Francois Doumen和Bernard

Secly等為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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拉穆拉的馬房儘管我是女主人，但李思博也沒有特別熱情地歡迎我。正如雜誌文章所寫，李思博是一個沉默寡言的人。此外，在我買下的所有四十五匹馬中，這位練馬師在意的似乎只有「海都巿」。他用不太咬文嚼字的法語對我說，他對米沙瓦基所生的這匹粟色小馬期望極高，所以特意把她安置在賓康之前安置冠軍馬「以往」的馬糟裡。見我一臉茫然，他才解釋道，「以往」是匹馳名的雌馬，曾在這裡受訓，奪得過1983年的凱旋門大賽冠軍，更曾獲選為全年最佳馬匹。

賓康的前馬房。崔家亮騎在馬兒「布盧」（Boulou）上李思博的表情說明了一切——先是碰到日本花花公子做雇主，現在又換成面對一個中國無知女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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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許在這個法國鄉下人心裡，覺得日本人都是忍者
 

而中國人都是功夫高手李思博帶我巡視馬房，逐一向我介紹「新家庭成員」的名字和血統。令我感到驚訝的是，很多馬名都加上了「都巿」（Urban）這兩個字，包括Urban Marzina、和Urban Dancing等等。唯一讓我覺得動聽的名字就是最先介紹的「海都巿」。聽了介紹，我腦海中立時浮現出兩個畫面：海中的馬兒和海中仙子。

海中的馬兒，中國帝王的寶馬
 

海中仙子，我的教女吳振紅除「海都巿」外，我想為其他馬匹改名，但李思博說，馬匹在法國賽馬會註冊後就不可以改名了。那些名字本來是用來宣傳澤田正彥的「都巿」生意的，特別是要宣傳他位於香榭麗舍大道碼頭豪華休閒中心的「都市體育俱樂部」。其中，馬名Urban Marzina源自他秘書的名字Marzina，而Urban

Mayoko則源自他妻子的名字Mayoko，等等如此，不一而足。澤田給馬匹命名，用遍家庭成員和高級顧員的名字後，便開始採用「海都市」（Urban Sea）、「天都市」（Urban Sky）和「都市舞蹈家」（Urban Dancing）等等名字。「吾皇永別」（Adieu au Roi）及「冒險家」（Take Risks）等馬匹則是在澤田先生把他們購入前,他們的育馬者己給馬兒起了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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崔黃紫靈和前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劉少奇的女兒劉亭亭與馬兒「吾皇永別」（Adieu au Roi）在李思博的馬房合照我想給馬兒命名的願望破滅了。海都巿是我唯一可以接受的名字，因為根據中國術數，我命格屬「土」，需要「水」來助旺事業

中國五行：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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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行法則：「土」代表力量，「水」能助「土」聽了我的「水」助論，輪到李思博困惑不解了。他可能腹誹，賽馬一向是歐洲皇族的運動，何以淪落如此田地，與中國的五行法則系在一起！或者他也可能對馬丁路德的反對女性的言論深感共鳴：女性作主必無好結果。不過，他肯定不知道中國歷史上曾有一個名為武則天的女皇帝。

中國歷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則天（西元618-906年）如海都巿」要有「以往」（All Along）那樣的成就，必須擁有一切賽馬良駒的素質，再加上李思博的訓練，雕琢成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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馬兒「以往」（All Along）我名字中的「靈」有「聰敏」之意，但我明白「聰敏」只是成功的助因之一。我一向信奉「學以致勝」，所以自然去接觸很多有經驗的賽馬和育馬人，與他們朝夕相處。我還閱讀所有能夠接觸到的有關賽馬和育馬的刊物，學習各種複雜的知識，瞭解這個常人眼中的神秘世界。

神秘的世界事實上，作為多匹出賽馬的主人，我學習的進度讓李思博刮目相看。他漸漸把我當成內行，並對記者說，這位新馬主是一名傑出的學生，她的學習進度實在驚人。到後來因為懂得太多，有時甚至會與練馬師關係緊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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嬰兒學步

學以致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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